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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些时候，我给母亲打了

个电话，她肯定地说：“你的
外公和恩里克的父亲都属于
一个宗教俱乐部。他们似乎自
称为圣殿骑士，遵循惯例，奥
里奥作为恩里克的长子，大概
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亲爱的路易斯： 你还记

得原来我们跟奥里奥和克里
斯蒂娜一起玩寻宝游戏的时
候，我在蒂比达博街的那套房
子的花园中隐藏了线索吗？这
次还是一样的游戏。只不过这
次是真的。

路易斯把恩里克的信交给

我们，“还不清楚吗？”他问道。
“井栏石。”我们不约而

同地叫了起来。
就在我们所在位置的几

米开外有一片空旷的树林，
树林中间有一口老井，它众
多块井栏石中有一块是活动
的，我们原来小时候玩寻宝
游戏的时候，总是能从里面
发现点什么线索。而这个地
方的秘密只有一个大人知

道，那就是恩里克。
我们一下子跳起来跑到

井边，找到了那块石头，路易
斯猛地一使劲，将那块石头搬
了出来，然后把手伸进洞里。
他拿出了一个塑料袋，小心地
打开了它，发现了一把手枪。

还有一张字条：这次不再是游
戏了，有必要的时候你们用得
上它。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
应该就是卡斯蒂约警长一直
苦苦寻找的那把凶器，它结束
了四个人的生命。

但是这个武器却没有提
供任何关于宝藏的线索。路易
斯又将手探到洞中，还有一个
袋子，但是要小很多。里面有
一张纸条，写着：“TUQUI-
LEGISORAPROME．”“是

拉丁文。”奥里奥说道，它的
意思是：读到这个的人，请为

我祈祷。“他倒是很像个虔诚
的圣殿骑士。”我嘀咕道。

恩里克在纸条上的要求让
我不得不好好地打动一下自己
的灵魂。那把枪使我感到一种
深深的悲哀，勾起我的痛苦回
忆，跟那个出生在杀人凶手的

波瓦家族的男人交往的回忆。
奥里奥给我们做了个手势，把
我们带到通向修道院的大门。
右边的那条走廊是连接教堂和
教士会议厅的，那些人就是在
那里完成各种聚会的。

“我父亲的那张纸条不仅
仅是个要求，”奥里奥低声对

我们说，“肯定我们的祷告会
让他觉得舒服，但我相信这张
纸条还是隐含了其他线索。”
“其他线索？”路易斯好

像要叫出来了似的。
“看看你们的左边。”
我们朝左边看了过去，那

边的墙上有一个仰卧的雕像。
那是米盖尔·德勃雷阿，西班
牙大帆船的海军上将，已经死
了很多个世纪了。我们走了过
去，奥里奥指着雕像下的地面
上所刻的文字让我们看：
!!"#"$%&'$()*+,*)-&!"

路易斯和我都惊呆了，决定应
该把那个石碑抬起来看看。

奥里奥说那就是意味着
要打开一个坟墓了，就需要履
行相应的合法并且符合宗教
规定的程序。
“那么我们就晚上来开

棺吧。”路易斯坚持道。
但奥里奥不愿意欺骗这

里的神父。“如果他是你的
人，就更应该帮助我们了。”
我对他说。

当我们去见这个神父的
时候，他却仰天长叹：“你们

竟然想把上将的坟墓打开？想
都别想。”他对奥里奥说，“你
父亲和我一直都不允许这么
做。而且，在他的尸骨下面什
么都没有。”“如果是我的父
亲希望打开这个坟墓呢？”奥
里奥问。

“关于这个，他是想往里面
放点东西，但我没有允许。”
“那他怎么办了呢？”
“他把东西交给了我，告

诉我当你们向我要求打开石
棺时，就给你们。”

我们拿到了一沓文稿，跟

上次在德尔戈里亚书店得到
的那份样子差不多，盖着相同
的图章。我们相视一笑，这就
是原来那份漏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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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老师这些天的脾气特别

不好对付，动不动就发火，人也
像是一下子瘦小了几分。

小镇毕竟小，董老师的
事已经在小镇里广泛传开
了。那就是：董老师把他老婆
烧饼和女儿董笑都无情地赶
出了家门。很久以来，人们都

说董老师的女儿董笑长得是
既不像董老师也不像董老师
的老婆烧饼。董老师是个脾
气特别随和的人，他从来没
和别人红过脸更不用说动
手。他这天所做的一件事也
就是把家里的那张大床从中

间愤怒地锯开，他一个人在
屋里满头大汗地把那张大床
“咯吱、咯吱”锯了老半天，
然后又把锯开的大床从屋里
一拖两拖拖到了屋外，半张
床只有两条腿，所以只好靠
着墙放在门外边。

这时有人过来了，先是一

个人，然后是许多人，他们都
是董老师的老邻居，他们都吃
惊地张大了嘴，问董老师是不
是也打算换家具了？董老师不
说话，只是摇头，脸红红的。然
后，人们就又看见董老师把烧
饼的那张梳妆台也从屋里搬

出来，还有脸盆什么的，脸盆
是无法锯开的，除了脸盆和牙
缸还有锅碗瓢盆，几乎所有能
锯开的东西都给董老师分作
了两半。人们这时候才知道董
老师家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但无论人们怎么问，董老师就

是不肯开口，后来他把被子、
褥子，一包一包的衣服也从屋
里搬了出来，那当然是董老师
的老婆烧饼和她女儿董笑的
衣服和被褥。董老师把该搬的
东西都从屋里搬了出来，然后
就脸红红地坐在了那里。

快到中午的时候，董老

师的老婆烧饼和她的女儿董

笑才从外边回来，董笑现在
已经和她妈烧饼的个头差不

多高，已经十五岁了。这天正
好是星期天，烧饼带女儿逛了
一趟街，去买换季的减价衣
服。董老师的邻居们听到从外
边回来的烧饼突然发出了一
声惊叫：“董文明你要做什
么？你干嘛好端端把大床锯成

了两半，啊呀，你把大床锯成
了这样还不说，你把我的梳妆
台搬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呀，
还有我的衣服和笑笑的衣服，
你把这些衣服都弄出来干什
么？啊，干什么？”

烧饼几乎把每个包袱都
用胖嘟嘟的手挨个儿抓了一

下，最后，她放开了手里的一
个包袱，指着董老师，尖声说：
“董文明你是不是疯了？你把
一张床从中间锯开你是不是
疯了，到晚上咱们怎么睡觉？”

但烧饼马上就怔住了，
不叫了，也不说了。董老师已

经把什么对着她从口袋里掏
了出来，是那张化验单，是董
笑的，学校前不久刚刚给学
生们做过一次健康检查。
“你自己看!”董老师把

那张轻飘飘的化验单往地上
重重一掷。

“你什么意思？”烧饼把
被董老师掷在地上的那张化
验单捡起来，问。
“自己看!”董老师说意

思都在里边了，你睁开眼好
好儿看!
“你这是什么意思？”烧

饼又说，看着董老师，她不知
道出了什么事。
“这就是你女儿的化验

单。”董老师又看了一眼烧
饼，说你是不是还不明白？真
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化验单怎么了？”

天有点热，烧饼的鼻子上
开始冒出一点一点的汗，她打
烧饼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我 A型，你 AB型，笑

笑应该是什么血型!”
董老师说这点常识想必

你应该有吧，虽然你只不过

是个打烧饼的。烧饼的脸一
下子大红了起来，一口气顶
上来再也下不来，身子往后
挺着，有点儿僵。
“你说说你女儿应该是

什么血型？应该不应该是 0
型？”董老师盯着烧饼，又问。

“啊呀、啊呀、啊呀!”烧
饼马上就“啊呀”不出来了，
她的眼睛已经说不好在看着
什么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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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帮助我成长的力

量，是黑田小学的班主任老
师。这位老师名叫立川精治。

关于这位立川老师，我将
在以后的篇幅里写出他的事
迹，这里我先写一个小插曲，
写他如何对智力发育缓慢、性
格乖僻的我多方庇护，使我第

一次有了自信。
那是上图画课时发生

的事。
从前的图画教育可以说

平平常常。教育方针要求的，
不过是按照常识要求同实物
相似就可以了，用平平淡淡的
画做范本，只要求忠实地模仿
它，最像范本的给最高分数。

但立川老师不干这傻事。
他告诉学生，自己随便画最喜
欢的。大家拿出图画纸和彩色
铅笔开始画起来。我也动手画
了。我画的什么已经不记得

了，只记得非常认真、使劲地
画，甚至不怕把铅笔弄断。涂
上色之后还用唾液洇湿涂匀，
结果手上沾了各种颜色。

立川老师把大家画完的
画一张一张地贴在黑板上，让
学生们自由地发表观感的时

候，大家对我那幅画只报以哈
哈大笑。然而，立川老师怒形
于色地环视耻笑我的那些同
学，然后把我大大夸奖了一
番。夸奖的内容我不记得了。

我模模糊糊记得，光是手
指沾上唾液涂匀颜色这一点

他就非常赞赏。我清楚地记
得，立川老师在我那画上用红
墨水画了个很大的三层的圆
圈。从此以后，尽管我不喜欢
上学，但只要这一天是上图画
课，我总是迫不及待似的，急
急忙忙到学校去。

得了三层红圈之后，我喜

欢图画课了。我什么都画，而且

也的确是越画越好。与此同时，
其他课程的成绩也很快地提高

了。立川老师离开黑田学校的
时候，我已当上班长，胸前挂着
有紫色绶带的金色班长徽。

立川老师在黑田小学时，
还有一件使我不能忘怀的事。
一天，大概是上手工课，老师扛
着一大捆厚纸进了教室。老师

摊开那捆纸，我们看到一张平
面图，上面画着许多道路。老师
让大家在这纸上画房屋，喜欢
什么样的房屋就画什么样的，
要大家自己创造一条街。

大家都认真地画起来。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好主意，不仅

画了自己的家，而且还画了道
路两旁的树，年代久远的老
树，开着花的树篱等等。

这样，他就把这个教室的
孩子们的个性很巧妙地吸引
了出来，画出了一条条漂亮的
街。学生们围着这张平面图，

眼睛无不闪着光彩，脸颊绯
红，自豪地望着自己那条街。
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在大正年代（+j¶sJ

#$#!n#$!% ¶� ）初期，老师
这称呼是可怕的人的代名词。
这样的时代，我能碰上以自
由、鲜活的感性及创造精神从
事教育的老师，应该说是无上
幸运的。

促进我成长的第三股力

量，是一个和我同一个班、但比
我还爱哭的孩子。这个孩子的
存在，等于给我提供了一面镜
子，他使我能客观地观察自己。

总而言之，这孩子跟我差
不多，他使我感到，我实在让
人挠头。这个爱哭鬼的标本名
叫植草圭之助。（Éopq}

rNe¥sVt%`'uv(

wã+xyz{ 'Y%`|(

S}~��ã��Ns(S?

¥��ã��óh� ）
植草和我，从少年直到青

年时代，渊源很深，像两根扭
在一起的藤一样成长起来。这
期间的情况，植草的小说《虽
然已是黎明———常葆青春的

黑泽明》里写得很详细。
不过植草有植草的视角，

我有我的视角。植草是我青少
年期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植草
如果不写我从少年期到青年
期的情况就不能写他自己一
样，我如果不写植草，也就不

能下笔写我自己。所以，我只
好请读者原谅同植草的小说
难免重复，继续写下去。

MNOPQRST

在晚清，李莲英可是个大

人物，从某种意义上，名头比
那些王公大人还要响，说起晚
清掌故，想不提李总管的大名
都难。种种传闻，说好的有，说
坏的更多。在很多遗老遗少眼
里，大清国之所以完了，多少
跟这个没把的茶壶（�?）有

点关系，西太后作的孽，大概
有一半得算在他的头上。

说起来，李莲英，甚至他
的主子西太后，都有点生不逢
时。如果放在别的朝代，像他
这样的宦官和这样的太后，说
不上流芳百世吧，也断不可能

留下骂名。可是晚清赶上的是
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已经
进入现代的西方，用武力胁迫

东方进入他们世界体系的时
代。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领导中国实现转型，显然不是
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女
人所能胜任的，所有的处置失
当，身边的宦官，自然而然地
要背些黑锅。

从朱一新、安维峻这种铁

面御史的弹章，到街谈巷议的
群众舆论，李莲英的所作所
为，大体上跟他的前辈们，从
东汉的中常侍到明朝的刘谨、
魏忠贤们差不多，无非是惑乱
朝政、卖官鬻爵这些事。比起

西太后第一个宠信的太监安
德海来，李莲英还算是幸运
的，因为还没有人说他走运是
因为没有骟干净。

虽然李莲英在西太后跟
前一直得宠，甚至破例得封
四品顶戴，但到目前为止，没
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表明，
他曾经（��R����）对

朝政插过嘴，臧否过哪怕一
介小官。虽然走李莲英门路
升官的人倒是不少，估计银
子也拿了不少，但是，实在找

不出证据，说有哪个人的得
官，是李莲英背后在老佛爷

那里递了话。李莲英的发财，
更多的可能是人们把他想像

成那种一言九鼎的人物，想
像成可以弄权搞名堂的宠
臣。也就是说，人们按照从
前得宠宦官的面目，来比照
李莲英，比照来比照去，送
银子走门路成了常态，而不
送倒成了心病，为了保险起

见，大家还是送的好，所以就
都送了。

其实，在西太后眼里，李
莲英是个特别低调，行事谨

慎，而且极其干练富有指挥
调度才能的人（�7+��

+��+����N �(�

��R���N �'�vQ

�）。这个一直自比乾隆的
当朝太后，根本不可能允许
太监，哪怕是最亲信的太监，
对朝政插半句的嘴。对这个
清朝祖制上根本没有根据的

女主来说，只有更加严格地讲
究祖宗规矩，才能够堵住别人
的嘴，所以，尽管她用这些人，
但也只是当使唤的下人，决不
会让他们染指朝政。在其他的
宦官和宫女眼里，李总管虽然
位高权重，却是一个善解人

意、从不作威作福的人，只要
有机会，他总会给人以方便。
所以，宫里虽然派系复杂，但
没有人背后坏他。

所以，当朱一新他们指名
道姓地弹劾李莲英时，无论如
何是不可能让老佛爷相信的，

最后丢官的只能是这些不怕
死的都老爷（�y），只是成

全了他们的刚直之名。按朝中
的规矩，李莲英惟一做得不太
好的事情，是经常把西太后的
日常起居状况通报给跟他关
系好的大臣，比如庆亲王、北
洋大臣袁世凯等，以便这些人
随时掌握西太后的动向，上朝

的时候好有个准备。但是这种
事情，显然是大臣方面更加主
动一些。

一位伺候过老佛爷的宫
女说过，李莲英就像一种俗

名叫“佛见喜”的梨，看着黑
黑的，很不起眼，可吃起来又
甜、又酥、又细、又嫩。李莲英
外表看着不怎么样，可当差
当得滴水不漏，你刚刚想到，
他已经做到了，让西太后舒
服而且放心。这样的人，哪个

位高权重的会不喜欢呢？


